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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中的上升与下沉

———常新港与苏童小说中少年成长之异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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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常新港和苏童以少年为主人公的成长叙事中，少年始终处于 “孤独”的精神境遇，但两位作家

在表现孤独少年的成长目标和成长走向上，显示出了鲜明的差异。常新港的少年小说更多地展现了少年

所受的自然教育，以及在此过程中得到的情感与意志的自我修炼和自我提升；而苏童的成长叙事则展示

了本真的少年个体如何在混沌失序的世界中茫然前行，缺失正向的引领，不断受到外部世界的侵蚀，最

终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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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新港在中国当代以创作少年小说著称，代表
作有 《独船》 《陈土的六根头发》 《麻雀不唱》

《烟囱下的孩子》等，深受少年读者的欢迎。 “大

陆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曾有过数次新浪潮。在

这其中，常新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不

少作品，在这段历史中，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日

后的中国儿童文学史，是无法绕过常新港这个名

字，也是无法绕过他的那些作品的名字的。”［１］在

常新港的少年小说中，少年大多处于 “孤独”的

精神境遇之中，“孤独”作为常新港小说中少年主

人公共同面对的生活与精神境遇，构成了他笔下一

系列成长叙事的主要特征。

苏童也是当代文坛负有盛名、笔下塑造出众多

少年形象的作家，他同样致力于表现少年成长中必

然面对的孤独境遇。苏童的成长叙事大多以 “文

革”为故事背景，反映出对于少年成长的深入思

考。“我每写到一大群孩子，当中都会有一个孤独

的孩子出现，像是一个游荡四方的幽灵，他与其他

人的那种隔膜感，不仅仅是与成人世界的隔膜，还

存在于同龄孩子之间，他们与整个街区的生活都有



隔膜，因此他们经常徘徊。”［２］７４在苏童所擅长的对

于少年日常生活的叙事之中，渗透了孤独和沉滞的

情感基调，反映出他近于悲观的成长哲学。

一

在典型的成长叙事中，往往有一个或几个成年

人作为少年的替代之父或精神导师，充当着成长主

人公的精神 “引路人”，为少年的发展之途掌舵护

航，引领少年在成长之路上前行。但在常新港和苏

童以少年成长为叙事主题的小说中，却有着共同的

特征，少年主人公的精神之父是寂然缺席的，鲜有

替代之父或精神导师的出现，主人公们的精神发展

过程始终与孤独相伴。

常新港的少年小说聚焦于处于少年阶段的儿童

走向青年这一关键时期的身心发展历程，具有典型

的成长叙事特质，作品中少年多因家庭原因，无助

地处于 “孤独”的生活环境与精神境遇之中。尤

其表现在其早期的 “北大荒”文学中，少年主人

公都有着被隔绝和置身孤岛般的生活与心理体验，

孤独的地理环境与寂寞闭塞的人文环境无可避免地

在少年精神深处产生了孤独的意识。

在 《独船》中，少年张石牙的母亲意外落水，

因水流湍急无人敢救而溺亡，张石牙的父亲张木头

因此怨恨村里人，带着石牙搬出了村子独居，断绝

了与人们的来往。与沉默寡言的父亲相依为命的石

牙倍感孤独，他很渴望有一个朋友，可父亲却不允

许他和村里人交往，张木头深爱他的儿子，但因缺

少和儿子的情感交流，忽视了石牙在成长过程中对

同伴关系的需求。孤独的石牙上学后在学校里被王

猛等人孤立、欺凌，这使他需要被尊重、被认可的

愿望更为强烈。面对不断欺负他的同学王猛，他一

再忍气吞声，害怕自己流露出细微的不满就会让本

来就如履薄冰的同窗之谊消失殆尽。在踢足球的时

候，石牙竭尽全力只为让同学们因为他踢得好而尊

重他，给他一个与他们一样的平等位置，而不是把

他当作一个可以随意欺凌的弱者。他渴望获得尊严

和友谊，因此他尽一切努力、不计自己的安危去帮

助他人，却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烟囱下的孩子》中的少年主人公大桦、《青春

的荒草地》中的苞米都经历了爸爸被打成 “牛鬼蛇

神”的生活变故，因失去了老师的宠爱与朋友的仰

慕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孤独感油然而生。

外界态度的骤变让大桦觉得 “我是羊群里的一只

狼”，苞米也认为 “因为爸爸的原因，我被一种生

活拒绝了，这让我难过，非常的难过。”［３］在 《青春

的激情》 《青春的荒草地》等作品中，少年主人公

都在孤独的环境中长大，这是他们的童年与少年时

代抹不去的心灵刻痕，使他们对于世界有了更多的

沉重体验。但与此同时，孤独又是生活赋予他们的

一种无形馈赠，他们在孤独中始终和大自然紧密相

连，他们无形中所接受的大自然的教育，使他们的

身体得以强健，意志得以锤炼，生存能力也更强。

常新港的 “北大荒”小说中，苍茫的白山黑

水、高耸的白桦林、蜿蜒流淌的小黑河、银装素裹

的雪谷、点亮暗夜星空的荒火……将天地的浩大、

广袤与灵性一一注入少年的精神世界之中。少年跟

随猎人去深山狩猎、雪地上用爬犁拖树枝作柴火、

到林中捡榛子、用小刀剥桦树皮作口哨等等的日常

劳作，使他们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在成长中拥有了

坚强的意志与乐观的精神。

在常新港继 “北大荒”小说以后所创作的以

城市、学校为生活场景的小说作品中，少年主人公

虽家境殷实、受到父母呵护，却因为没有得到有效

的精神引导，同样陷于倍感孤独的精神处境。《麻

烦你送我一个妹妹，弟弟也行！》这篇小说叙述了

独生子潘金阳渴望理解而不被理解的孤独。潘金阳

表面上是一个衣食无忧、生活幸福的孩子，可是他

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烦恼，周围的人总是对他诸多挑

剔，在他十二年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人赞美过他，这

使他觉得孤独、自卑，甚至认为自己的人生根本没

有希望。“这么长时间的不幸经历，给了我一个强

烈的错觉，或者叫做巨大的误区，我认为自己一直

是属于非法生存的。我对不起所有的人。”［４］

《麻雀不唱》中的少年牟平深深自卑于自己口

吃的毛病，因为害怕被别人嘲笑，他一直沉默寡言，

回避课外活动，成了一个影子般行走的孤独少年；

《真山》中十岁的马然因缺少父母的关爱而整日沉

溺在对 “机器猫”游戏的幻想中，“机器猫”作为

马然的精神寄托和情感补偿，抚慰了马然的孤寂之

心，却在不知不觉中麻痹着他的神经，使马然在幻

想的世界中越陷越深，不愿与现实中的人交往；《青

草的骨头》中弟弟小舟因同学故意对他喊要打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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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而受到惊吓，屡屡逃学，一个人躲进了菜窖，

菜窖成了他的避难所，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总

是坐在角落里无声地削木头，他害怕阳光，希望自

己是一只老鼠、一只猫头鹰、一只蝙蝠，以逃避他

人对自己的伤害；《麦山的黄昏》里的女孩和 “我”

因曲麻菜而结缘，可是女孩的妈妈却认为 “我”另

有所图，她连声质问 “我”之后把女儿带走了，

“我”看着地上的曲麻菜陷入沉默，悲哀地感到

“我”对女孩单纯而美好的友情被扼杀在了成人庸

俗的误解里，那个黄昏过去，孤独的 “我”不再爱

讲故事了，“我”的纯真之心由此蒙上了一层雾霭；

《侵略》中的陶宝宝在五岁以前是个人见人爱的

“电热宝”，他的爸爸妈妈望子成龙心切，总是逼迫

陶宝宝学习他们认为 “有用”而陶宝宝没兴趣的事

物，干涉陶宝宝结交朋友，父母的不理解与逼迫使

陶宝宝倍感孤独与压抑，陶宝宝在父母对他生活的

全方面侵略中变得日渐内向，直至患上了严重的失

眠症，只有在用毛毯、被子、枕头搭成的洞穴中才

能入睡；《黄金周末》中的女生哈哈，似乎有凡凡

和蔡小梅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但哈哈心里明白她

们俩与自己交往，并不是因为喜欢自己，而只是把

自己当作了一个可供支使的陪衬者的角色，可是哈

哈受不了形单影只的孤独感，她需要她们，她需要

友情，哪怕是肤浅而不平等的友情，她默认了这种

角色定位，通过不断地迁就来维系她所认为的友情，

她逃脱了形式上形单影只的同时，却加重了心理上

的孤独阴霾。由于缺乏精神的指引者，少年在成长

中严重缺乏安全感，走进了曲折和抑郁的窄巷，这

需要漫长的努力，才能回归充满阳光的通途。

二

“所谓的孤独，首先是一种与外界世界缺乏联

系的感觉，是个人在与社会、他人发生关系时产生

的一种孤单无助的距离感；同时孤独也是一种情绪，

是一种自我排斥外界，同时又被外界排斥的心理状

态。”［５］苏童的少年成长题材小说集中反映在 “香椿

树街”系列小说中，这些小说以 “香椿树街”为少

年的生存环境，展示了本真的少年个体如何在混沌

失序的环境中，没有获得正向的引领，不断受到外

部世界的侵蚀，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

苏童深受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影响，在人物设置、

叙述方式、价值立场、语言形式等方面，都受到了

塞林格作品的启发。但苏童对于中国文化环境、文

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细腻把握，使他对于塞林格笔

下成长小说的借鉴成功地转化为本土化的再创造。

“对于美国作家塞林格的一度迷恋使我写下了近十个

短篇，包括 《乘滑轮车远去》《伤心的舞蹈》《午后

故事》等。这组小说以一个少年视角观望和参与生

活，背景是我从小长大的苏州城北的一条老街。小

说中的情绪是随意而童稚化的，很少有评论家关注

这组短篇，但它们对于我却是异常重要的。八四年

秋天的一个午后，我在单身宿舍里写了四千多字的

短篇 《桑园留念》，那个午后值得怀念。我因此走出

第一步，我珍惜这批稚嫩而纯粹的习作。”［６］

苏童从小说 《桑园留念》起步，开始了一系列

少年形象的塑造。 “从 《桑园留念》开始，我记录

了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摇晃不定的生存状态”［７］，

小说中刻画的毛头、“我”、丹玉、辛辛等，以及此

后他笔下的舒工、舒农、涵丽、小拐、红旗、达生、

锦红、美琪等少年形象，相继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构成了一系列处在人生成长关键期的少年群像。这

是 “一群处于青春期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

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

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

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７］，苏童较为悲观的成

长哲学，在他笔下令人不安的少年成长环境和少年

们难以挣脱的晦暗青春中得以显现。

《舒家兄弟》中的少年舒农是生活在江南一小

镇中香椿树街上边缘少年的代表性人物。在家庭

中，他受到父兄的暴力压制，忍受随时可能发生的

父兄对他的拳打脚踢和肆意羞辱。在来自父兄的暴

力与压制之中，敏感的舒农的自我意识如石缝中的

植物，在重压之下愈加勃发。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少

年成长的必经阶段，自我意识反映的是人对自己在

社会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同时也反映了个体自身的

价值观念，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目标、完善人格特征

的重要前提。自我意识的觉醒使舒农厌恶自己的家

庭，而在学校的日子也极为无聊，他常常在石灰场

的乱石堆上晃来晃去，在初冬冷清的街道上游逛。

舒农的年轻生命看不到希望，也无所归属，更与异

质的环境格格不入，最终他只能通过自我毁灭，结

束了短暂的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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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少年能够和社群 （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家

人、同伴、师长）保持有意义的联系，少年自己的

想法、能力、价值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同，少年与家

人、同伴、教师间能够互相接纳并互相关心和帮助，

作为个体的归属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就会感受到安

全和幸福。相反，如果这种归属感没有建立起来，

个体就会产生孤独、压抑、不安、自卑等负面情绪，

使少年难以从学习生活和同伴交往中获得信心和乐

趣，因而导致迷失方向、自暴自弃。如果少年能像

一般的少年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在成长之路

上遇见一个或几个成年人作为精神导师，他将避免

走许多弯路，避免无路可走的悲剧，在成长之路上

收获经验、积极前行。苏童笔下的少年成长书写却

打破了这个成长理想，还原生活本身的真实性和残

酷性：少年在充满混沌与失序的社会环境中踯躅独

行，难以依凭自身内在的力量进行自我拯救。

《刺青时代》中，小拐四处拜访高师，企图凭

借三节棍、九节鞭等武器和 “高超”的武艺称霸

香椿树街，而他的哥哥天平则死于少年们所谓

“帮派”之间的混战中； 《城北地带》中，达生为

了自己心目中的所谓香椿树街尊严，一个人与丰收

里的少年们混战，在暴力冲突中死亡； 《独立纵

队》中男孩群体批斗小堂、恃强凌弱； 《稻草人》

《古巴刀》中暴力的少年，整日游荡街头，拉帮结

派，街头斗殴，一言不合便武力相向，成长的经历

成为一次次 “恶”的爆发经历。少年们在成长过

程中被社会、群体排斥，相应地也会排斥自我，产

生困惑、沮丧、无助甚至绝望等负面情绪。他们或

者将这种负面情绪向 “他者”传达，或通过惩罚

自身来获得情绪的释放。当他们生活在混乱无序状

态中，会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当

别无选择之时，只能采用向更弱者施以暴力。

“童年生活其实一直在我们身上延续甚至成长。

一个人一生中要面临多少个黑夜，而孩子们眼睛里

的黑暗是最浓重的，一个人一生中同样要迎来多少

个太阳，而太阳对于孩子其实没有什么寓意，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童年是值得我们描绘的”［８］。少年

时代是人的社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得到社会群体

的尊重和认同，是少年建构积极的自我的重要形成

条件。当少年被社会排斥而无从归属时，他的社会

化进程就会受阻，由此带来的孤独感和异化感将伴随

少年走过漫长的成长之路。他们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成

长的过程中的盲目和冲动、暴力倾向只是一种表象，

实质是旺盛的生命力量无法以积极、正向的方式进行

释放、表达，因而导向了以异化和 “恶”的方式呈现

出来，其结果就是损毁他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

三

在常新港与苏童的少年小说中，少年主人公都

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孤独，但两位作家在表现孤

独少年的成长目标和成长走向上，显示出了鲜明的

差异。

苏童小说中的少年更多地生活在父权的压制与

伤害之中，未能获得来自自然或社会，或其他任何

途径的慰藉与引导。在苏童笔下，少年主人公在挫

折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定位，个体和环境始终处在尖

锐的对立状态。主人公试图去对抗外部世界，但他

们弱小的身影很快就被浑浊的外部世界无情吞没。

他们既无法融入社群，也无法留住自己的本真，只

能无可避免地走向沉沦和寂灭。香椿树街上一棵香

椿树都没有，只有化工厂刺鼻的气味和成群的飞虫，

游荡的少年们徘徊在河流、桥梁、空地乃至垃圾场，

这些充满混乱、血腥、腐朽、衰败气息的场所成为

他们的成长现场。这群少年如同草芥般生长，他们

的眼睛注视着身边的世界，内心因发现了这混乱世

界的真相而变得躁动、芜杂和迷惘，他们对于生命

的理解是悲观的，如同在夜的荆棘路上行走，看不

到前方的光亮，死亡仿佛是一种解脱。成长的理想

期待损毁于香椿树街环境的贫困、愚昧、暴力和充

满化学烟尘污染的空气之中。在 《少年血》系列小

说中，从 《被玷污的草》到 《乘滑轮车远去》到

《刺青时代》直到 《像天使一样美丽》，少年的血气

方刚、野性和决绝，使他们在与社会、与自我的碰

撞中，无法调和与适应，少年的死亡作为他们成长

的结局，终结了对于抵达成长彼岸的诗意想象。

苏童挥之不去的孤独意识源于孤独而忧郁的个

人记忆和他所处时代的集体记忆。“香椿树街”系

列更多地表现为 “个人记忆”或者 “小历史”书

写，曝光了人的内心与生俱来的黑暗。个人记忆既

可以从 “我”出发走向更辽阔的世界，也可能相

反，走向沉沦和寂灭。苏童认为自己的作品 “共

同的特点是以毁坏作结局，所有的小说都以毁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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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没有一个完美的阳光式结尾。所有的成长小说

没有一个以完成成长而告终，成长总是未完待续

的。”［２］８０苏童的成长观带有明显的悲剧意味，成长

总是以少年美好的意愿开始，以毁灭结束，少年总

是在成长的路上寻觅、抗争、被碰撞和伤害，最终

走向了生命夭折的悲剧，根本无从企及少年主人公

的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完成。

苏童的 “枫杨树村”系列延续了 “香椿树街”

系列对于少年人物的重视，少年依然参与到众多家

庭事件中去，只是家族历史成为与少年的成长息息

相关的重要元素，成为 “枫杨树村”系列中少年

们突出的成长背景。“香椿树街”系列中一再演绎

的少年与少年、少年与家庭之间的较为直接的纠

葛，扩展为 “枫杨树村”系列中少年和成人互相缠

织、难以分隔，也更为复杂晦涩的交互影响。苏童

小说固有的悲情基调进一步得到发挥，以俯视、贬

抑的姿态和焦虑的情绪，将 “香椿树街”系列少

年哭泣、叹息、毁灭的命运抛向了成人，以成人世

界的颓败，释放了少年怀疑一切、颠覆一切的潜在

愿望。然而少年主人公的精神却没有因此得到提

升，只在同一精神平面滑行。

而在常新港笔下，则表现出作者温暖而不乏幽

默的乐观主义成长理想，孤独中的少年接受了自然

对于他们的教诲，对于生活境遇采取了积极顺应与

自我进取的方式。《青苔上身》中的静静因为不能

容忍好友青青的一些做法和行为，主动疏远了青

青，选择了独来独往的生活。虽然有些失落，但静

静保持了自己的原则，面对好朋友的缺点并没有一

味妥协，她犹如白衬衣上清新的青苔图案一样特立

独行，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她在孤独中实现了自我

的价值。《球王龙山》里乡下少年龙山不甘自己平

凡的命运，梦想成为乒乓球比赛冠军。当他发现自

己只能当一个陪练员时，发出了 “陪练员能当冠

军吗”的疑问，在孤独的思考中，他意识到自己

的梦想依然在向他招手，对乒乓球的热爱促使他坚

持努力练习。孤独的环境为自我审视与自我塑造提

供了经受考验的环境，使少年练就强大的内心，获

得学习的能力，在自我成长之路上行走得更为充

实、坚定。

《青春的荒草地》中的少年主人公范大桦在父

亲落难之前，是一个柔弱斯文的男孩，来到北大荒

之后，北大荒严酷的环境迫使他学会了征服各种烦

恼、痛苦和孤独，成长为一个坚强有力的男子汉。

面对北大荒漫天的冰雪和荒寒的人文环境，少年的

意志却依凭了可以掀开巨石的柔韧生命力，如同新

生的青草般倔强而蓬勃地成长。作者着力表现了少

年大桦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在生活的逼迫、启悟下走

向成熟的成长过程。

在常新港的少年小说中，大自然对于成长中的

少年有着神奇的吸引力。常新港作品中的青草与泥

土总是散发着奇异的清香，抚慰着少年的心灵。

《空气是免费的》中太阳学校的机械化管理使

“我”吃饭的胃口全失，是房顶上一棵青草的气味

帮助 “我”恢复了正常的嗅觉。青草也让迷失方

向的人找回自己的心灵；《毛玻璃城》里长着青草

的水洼里的自然之水不仅可以杀灭病菌，还能帮助

失忆的人恢复记忆，找到自己的家园，喻示着人们

在大自然中将能获得慰藉和希望；《陈土的六根头

发》展示了自然的神奇力量，少年陈土自婴儿时

期就喜欢泥土，辨识泥土的味道，对与土有关的一

切事物都感兴趣，他用土香治好了同学小仪的腹

泻，用土修改了爸爸的国画，得到了国画大师的赞

赏，他用土拌成泥巴，糊在爸爸渐秃的头上，居然

治好了爸爸的头痛病。他在夜色中躺在深沟里，深

切地感受着散发着无尽香味的泥土的湿气和温度，

泥土的芬芳治愈了人们的疾患，也疗救着人们的精

神。卢梭倡导的 “自然人”理想在生龙活虎的陈

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陈土的成长经历表达了

作者对于理想成长状态的想象与描绘。

常新港近年来多以 “幻想小说”形式书写少

年的成长，这些作品是他继现实题材小说创作之后

开拓出的少年小说新的创作空间，为少年遭遇的现

实困境提供了一种精神出路，为他们排解生活的烦

恼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式。这些作品和作家的现实

题材作品相互补充，如同一位富有智慧的心理疏导

师，以善意的微笑和令人愉悦的幽默抚慰和疗治着

少年心灵的阴影与创伤，积极地引导他们通过自我

的不断修炼，完成精神的正向成长。感受孤独的少

年在他所描述的幻想世界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

（下转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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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景观，也有不足之处，但其无形当中对明清及以

后昆明城市的景观塑造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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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空气是免费的》《矮子独行》《天空草坡》等

具有幻想色彩的作品中，空气街、天才街、草坡小

镇是少年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受挫后的精神避难

所。渴望历险、探寻奥秘的少年们希望冲破狭小、

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空间，寻找自我发展的道路，

他们寻找幻想世界的过程就是精神飞翔的过程。

《空气是免费的》中 “我”带领同学们逃离象征顽

固僵化的教育体制的太阳学校，寻找到了通往真正

成长的通幽曲径———空气街，逃离了应试教育的控

制。在方弟的精神感召下，棍子、关志、水牛等同

学渐渐找回了迷失的自我，大家纷纷决定把自己变

成青蛙，永久地留在空气街的水里，自由地合唱。

“我”则成为空气街新的引领员，继续在城市里寻

找伤心的孩子。

“孤独”是少年小说一个永恒的主题，苏童更

多展现了以暴力、死亡、残酷为主色调的一种悲观

现实，消解了在孤独中经受磨砺、实现成长理想的

美好期望。而在常新港笔下，这些少年并没有因为

孤独的境遇一蹶不振，相反，孤独成了他们成长的

契机，少年们在孤独中不断地认识自我、锻炼自

我，拥有了充满希望的青春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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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常新港．麦山的黄昏 ［Ｍ］．北京：天天出版社，

２０１０：１２６．

［５］江莉．承载生命的 “独船”———常新港少年小说的成

长主题研究 ［Ｄ］．金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２０１４：７．

［６］林舟．永远的寻找———苏童访谈录 ［Ｊ］．花城，１９９６

（１）：１０５－１１１．

［７］苏童．少年血·自序 ［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６：２．

［８］苏童．走向诺贝尔 ［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２００１：１．

１３第５期　　　　　　　　　　　　　　　梁苑慧：元代昆明城市景观的塑造


